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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嚴法師推動心靈環保 

高暄專訪 

近三年來，推動「心靈環保」不遺餘力的聖嚴法師，今（一九九三）年開春後，

更積極推出各項活動，三月十二日植樹節，他也不忘趁此良機，再向國人強調環

保意識。 

中國佛教界從事學術研究，並接受正統經院教育，自一九四九年至今，除了當代

佛教思想家「印順長老」外，首推聖嚴法師。 

他從一個為了嚮往「狼山」美景而出家的小孩，到今日成為佛教界備受推崇的宗

教家，實非偶然；因為好思考、反省，願意學習，乃是他這個人的特色，所以到

了四十歲，他仍堅決到日本攻讀博士。 

《弘一大師傳》的作者陳慧劍說，當聖嚴法師完成博士論文時，學校的同學及東

京的學術界都感到不可思議，一個中國人能在四年之內完成博士課程，並獲得文

學博士學位，在日本尚無前例；日本立正大學的博士課程開了十八年之久，他的

博士文憑編號是第三號，這也是令日本佛學界驚歎的一件事！ 

如今，他已六十三歲，仍繼續為延續中國佛教文化的命脈鍥而不捨，對於這位當

今佛教界長者之一的聖嚴法師，我們特別作了一次專訪。  

高暄  

（以下簡稱高） 

：請談談您學佛、出家的經過？是否自小就有此志向，還是環境因緣所促成？  

聖嚴法師  

（以下簡稱師）： 

我這個人從未替自己打算，即連第一次出家也是如此。  

我生長在一個民間信仰相當普遍的鄉間，家人信奉的也是民間信仰，根本不懂「佛

教」。 

民國三十二年（西元一九四三年）夏，我十三歲，一位鄰居佛教徒帶著師父給他

的任務──往江南找徒弟，這位鄰居從江北找到了江南一帶，正逢下雨，就到我

家躲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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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見到我，就問我母親，讓我出家好不好？我母親想想，反正家裡窮，也無法供

給我一個好的讀書環境，此法或許可行。我一聽要到「狼山」去，還沒弄清楚當

和尚是怎麼回事，就很高興地答應了，因為聽父母說過，那個地方就像仙境、天

國一般美好。到了山上，一看到房子那麼多，風景那麼優美，又有兩位教我念書

的老師，實在太好了。當時在家居士稱老和尚為「老爺」，小和尚為「小老爺」，

備受禮遇。 

可是沒多久，軍隊來了，整個狼山鄉下都不平安，老師、工作人員全跑了，一下

子，小老爺成了小伙計，打掃、除草、種菜、煮飯、挑柴樣樣都要做。 

軍隊侵佔了整個狼山，好端端的一座廟被拆得殘破不堪。我們只好到上海另起「爐

竈」。到了上海，沒有信徒的支持，沒田產，幾個出家人全靠為喪家伴靈、誦經、

做七，賺取生活費，每天在馬路上奔走、送葬。 

那段時間，佛經只是念給鬼聽，不是給人聽，我心中感觸良多，深深覺得，佛教

的道理應該是幫助人解決問題。 

如此度過一年多後，直到民國三十六年（西元一九四七年），我決定到當時上海

靜安寺的佛學院念書，經長輩同意後，才得以參加考試，當時我只有小學四年級

的學歷，自傳還是老師父幫我寫的。本以為背熟即可應付，沒想到作文題目居然

是：「對佛教的期望」，這那是我能夠寫的？寫不出來，乾脆照舊將自傳交上去，

後來，還是被錄取了。 

剛開始，老師們口音太重，佛理太深奧，教人聽不懂，但我還是認真地做筆記，

半年後，就趕上進度，二年後以第一名畢業。 

在佛學院這段期間，我扎下佛學根基，瞭解近代佛教、中國社會以及東南亞高僧

的狀況，令我大開眼界。 

高：戰爭的緣故，您投入軍旅十年餘，來到臺灣後，在名山方丈「東初老人」的

剃度下，重披袈裟，可否請您談談與東初老人的因緣，以及他對您的影響？ 

師：一九四九年我十九歲，大陸局勢急轉直下。此際，我只有從軍一途，加入二

○七師青年軍。記得當時許多佛學院同學都得到師父的經濟支援，我也如法炮

製，沒想到要不到錢，還挨了一頓刮，師父罵我：「老和尚不怕死，小和尚倒怕

死，要死就死在一塊！」 

最後，我還是以出家人身分從軍到了臺灣。這段時間，開始寫文章投稿，這個機

緣，使我認識了東初老人。從此，他不斷鼓勵我、關懷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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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定退伍時，許多老和尚問我，要在那兒出家？我認為在那兒都一樣，當時東初

老人對我說：「出家是個人的事，三分師徒，七分道友。」加上他那兒環境很單

純，我就在他的剃度下，成就了再度出家的因緣。 

東初老人對我的影響，非常深刻。他說，人要先把自己管理好，才能把寺院管理

好，再擴大至社會、國家、世界的管理。如果連自己都無法管理的話，在其他人、

事上的管理，就不切實際了。 

所以，他帶徒弟非常重視個人的訓練，採用的是「養蜂」的方式，只給「蜂房」，

至於如何採食物全靠自己想辦法，採來的食物，不但要養自己，還能照顧別人。  

除了供給「住」之外，一開始，他連衣服都不給我一件，當時我已經三十歲，該

有能力負責自己的生活，總不能凡事都靠別人吧！用這個方法來訓練弟子，非常

好！ 

高：您是第一位拿到文學博士的出家人，且赴日本念書時已四十歲，不算年輕，

在求學期間，經歷不少困難吧？當時究竟是什麼原因，讓您如此堅定負笈東瀛？ 

師：一九六○年元月一日，我自軍中退役（當時三十歲），重新剃度於東初老人

座下，百感交集，尤其自覺修持不足，對佛法的經、律、論都不夠深入，就先到

美濃山中閉關六年。 

這段期間，我念佛、拜懺、禪修、閱讀藏經，也寫了好幾本書。當時，我深深感

到，弘法的人實在太少了，我應該來做這件事，救濟這苦難的人間。 

住山期間，曾讀過許多有關基督教、天主教的文章，這些文章中都曾提到中國佛

教界沒有人才，佛教徒已不知什麼是真正的佛教，梵文原典沒幾人看得懂等等，

這皆非妄言，當時我非常難過，發願要深入精研佛法。 

那時日本已有二十多所佛教相關大學，不但科系、課程完備，更有專業教師針對

學生個別差異，因材施教。但是，國內卻連一座類似的教育單位也沒有。  

因此，我想，若要弘揚佛法，必須學習國外的研究態度與實踐精神，積極培育佛

教人才。於是，一九六九年，決定到日本去念書，儘管已經四十歲了，也應及時

努力，希望有一天落實這個理想。 

到日本念書待了六年，頭二年順利拿到碩士學位，後四年攻讀博士學位。剛開始，

我的記憶力及反應的確不如班上年輕人，但我用毅力、時間來克服這些不足，每

天什麼事也不做，就是專心念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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昔日在國內靠自修也為自己奠下學術基礎，加上自己禪定的修行，心靈相當穩

定，不至於著急、焦慮，慢慢地克服許多困難。 

碩士、博士論文都是靠自己用日文逐字推敲寫成，再經日本友人協助刪改才完成

的。當時，我所就讀的立正大學，即使是日本人要順利畢業都相當難。我不但如

期完成，博士論文也屢獲指導教授肯定，一致認為頗富創見。 

當我快拿到博士學位時，我的師父東初老人給我一句話，他說：「寧可當大宗教

家，不要當大學問家或宗教學者。」 

這句話對我的影響很深，雖然到現在，我一直在幾個大學研究所當指導老師，但

我卻從不以學者自居。因為一位宗教家除應具備宗教學識外，還需要修行，靠著

修行，就不會流於自我膨脹、過度自我……，取而代之的反是一份悲天憫人的關

懷。  

高：近三年來，農禪寺以「心靈環保」運動為主要工作，貴寺也以身作則，實踐

簡樸生活，能否請您談談貴寺的環保計畫？ 

師：近三年來，農禪寺不斷推動環保運動，說實在的，成效還沒有達到我們滿意

的程度。 

寺院本來就應過著簡樸的生活，和今日提倡環保的大趨勢無關，只是此時兩者互

相呼應而已。 

出家人的生活，凡事都要從簡，不僅用水、用電求節約，連飲食也如此。一般人

不喜歡吃的菜根部分，農禪寺一樣珍惜，去皮後，還是可以煮成美味的湯；發酸

的飯也不輕易倒掉，炒過、蒸過，我們一樣吃；至於保麗龍等塑膠用品，寺內絕

不提倡，這可從我們一律用不鏽鋼的碗、筷、盤子吃飯得知。 

我們可以從兩方面著手環保，一是物質環境的保護，一是正本清源，從人心的淨

化做起；前者治標，後者治本。 

如果從心靈的環保做起，我們就會心甘情願，自發性地少浪費自然資源，不是要

求別人該如何如何，且會覺得是一種享受，而不是犧牲，從佛教的觀點來看，這

就是「惜福」！  

因此，農禪寺推動的環保運動，除了從物質層面做起，提供大家「生活環保」的

方法外，尤其加強「淨化心靈」的工作。如此一來，人在那裡，環保就到那裡，

所以，這幾年來，農禪寺一直努力辦了一系列的環保講座與活動，以提倡心靈環

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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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：將佛法弘揚於美國，是您重要的理想之一，一年裡您待在美國的時間就長達

半年，為何您如此重視美國？而今美國道場的發展情況如何？ 

師：其實，到美國弘法也是因緣巧合，當我在日本拿到文學博士學位時，國內佛

教界也沒有人請我回國，連教書的機會也沒有，自己不知道下一步該做什麼。 

正巧當時一批華僑佛教徒，請我到美國佛教會推動傳教弘法的工作，便在那邊弘

法了一年多，直到先師東初老人──中華佛教文化館創辦人圓寂了，我才匆匆束

裝返臺，接管該館及其下院農禪寺一切寺務，為了兼顧兩處，就這樣，我當了十

五年的空中飛人，兩地奔波到今日。 

目前在美國的弘法，對象主要以英語社會為主，希望未來能擴大弘法範圍，不只

在美國，且能擴及英語世界及受其影響的國家。 

由於對象不同、環境不同，在學佛的過程中，西方世界面臨的問題，自然和國人

有所差異。因此，弘法的內容、出版的刊物及書籍，和國內農禪寺一向出版的也

不相同。 

現在在美國道場出版的二份雜誌，多以「心靈環保」為主，發行網廣達歐美三十

八個國家地區；書籍的內容，主要以我闡述佛法的觀點加以整理而成，以英文版

發行。 

高：您被公推為當代重要的禪法弘揚者，十五年中主持過九十三期禪七，教授了

二萬人坐禪，出版了十五種中、英文禪書，可否請您談談禪坐對現代人的價值？

而且您教授的禪坐法仍保持古老叢林式的教法，和時下流行的禪坐有何不同？ 

師：首先，我要澄清的是，我教的禪坐只保有「古老叢林式」的要求標準，卻不

是按照那套傳統形式來教。教現代人學禪，就要用現代人能接受的方式，讓現代

人接受古人的模式，並不合時宜。 

像農禪寺所開的初級禪訓班，乃是我根據古老叢林禪坐法及佛經內容的精神，再

參考現代人的需要加以糅合設計而成，屬於個人自創的禪修法，在古老的禪修活

動中，根本找不到。 

禪坐對現代人的生活，能產生安定和諧的作用，因為禪法，第一要我們「放鬆」

身心，這已是一大享受；第二要我們「放下」身心，就能自在。 

坐禪可使我們同樣努力工作，而不受工作限制，能超越人、事、物之上，投入時

間的洪流，而不受時間困擾，這就是所謂「出世」的精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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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：農禪寺所在地北投區的關渡平原，目前面臨被徵收的命運，加上信眾及讀佛

研所的學生日益增加，早晚要他遷，據聞，貴寺已在臺北縣金山鄉三界村覓得一

塊地，能否請您談談在金山籌建的計畫？ 

此外，您非常重視佛教人才的培育，可否請您介紹一下農禪寺培育人才的搖籃

──中華佛學研究所？ 

師：農禪寺「中華佛學研究所」的前身是中國文化學院（今文化大學的前身）的

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，那是一九七八年，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先生得知我返

國的消息後，很希望我能接辦佛研所，在沒有任何經濟支援及信徒基礎的情況

下，我接下了這個職務，並得到華嚴蓮社成一法師及幾十位信徒的支持。 

第一屆共錄取八位，三年修業完成，其中有一位已往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攻讀博

士。依國內現在學制，佛研所的「碩士」學位並不被教育部承認，但由於這位學

生相當優秀，外國學校承認她在佛研所所修的學分，這對我們的鼓舞相當大，其

他的學生有的在教書，有的正協助我工作。  

可惜經過三屆招生之後，張其昀先生不幸過世了，校方的人事、辦學政策受到影

響，佛學研究所受到波及，不許再招生。中華佛學研究所只好改設在北投區的中

華佛教文化館，以近六百坪的館舍為所址，再加上兩百坪左右的公寓作為教職員

和學生宿舍。 

到一九九○年，已招收了四屆學生，如此先後共計七屆，每屆學生的程度都很好，

畢業生中先後有七位到日本深造，分別進入東京、京都、名古屋、筑波等著名的

學府，多半都能獲得日本政府提供的獎學金。其中有兩位已獲東京大學博士學位。 

由於要貫通經典、論典及佛教原典，佛研所的學生必須學習多種語言，如日文、

英文、梵文、巴利文、西藏文等。 

辦佛教高等教育的目的，是在培養人才之後，由他們帶動更多的人才，無論是國

內外，佛法弘揚的層面就會更廣而深遠，不但能使正信佛教受到重視，也將佛法

傳遍社會每個角落。 

除了中華佛學研究所，為了加強人文教育，目前我們正向政府申請成立「法鼓人

文社會學院」，這個目標可能要過幾年才能付諸實現。 

現今，我們整個硬體設備要擴遷至金山鄉，此處，我們稱之為「法鼓山」，法鼓

山的建設約需新臺幣十二億元左右，目前籌募的款額，距離此目標，還有一大段

距離。未來第一期工程的建設藍圖，包括研究所、佛學院、國際禪修中心、國際

弘化中心、編譯出版中心、舉辦國際佛學會議、清修安養的環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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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個藍圖希望成立的是一個完備、均衡發展的環境。我們希望將這裡建設成真正

的人間樂土，讓人感覺到生活在現實的極樂世界，到處都是那樣安詳、和平、清

靜、安定、光明，有山有水、花香鳥語，不致和現代都市文明脫節，卻能遠離塵

俗的煩擾。 

房舍將盡量配合山上地形來設計，依著山勢、高度來建，使落成後的建築物，就

像山上生長出的自然景觀，一走近就有賞心悅目的舒適感。 

希望我們的建築具有時代性，不是在幾十年後就要拆掉重建，而是經得起時間的

考驗，在三、五百年之後，還有使用與紀念的價值，讓後人瞭解在中華民國的時

代，曾有許多人為佛教的化世事業奉獻，以及法鼓山產生的力量與影響。 

（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一日至十七日，《中央日報》「星期天」雜誌二七二期刊出） 

本文摘自法鼓文化出版《聖嚴法師心靈環保》 

 


